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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诞节前夜

圣诞节前的最后一天过去了。一个晴朗的冬夜降临

了。繁星映着眼睛。一轮明月流光溢彩地冉冉升起，照彻

人家和世间善良的人们，好让大家兴高采烈地挨家挨户去

唱圣诞节祝祷歌和赞颂上帝。从清早起，天气就越来越冷

了；然而，四周悄然无声，人们脚上的靴子踩在冰冻的雪

地上嘎吱作响，半俄里开外都听得分明。这时还没有三五

成群的年轻人出现在村舍的窗户跟前；只有一轮明月在俯

看着家家农舍，仿佛在等待那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姑娘们

快到嘎吱作响的雪地上来。这时，一家房舍的烟囱里升起

了一团团炊烟，像乌云似的布满天空，一个妖精跨着扫帚，

随着烟雾一道腾空而起。

此时此刻，若是索罗钦的陪审官，头戴枪骑兵式的羊

羔皮帽圈的帽子，身穿黑羊皮里子的蓝色便服，手持着他

通常用来催赶马车夫的狠如魔鬼的鞭子，刚好坐着三套马

车从这里路过的话，他准能一眼发现那个妖精，因为人世

上没有一个妖魔鬼怪能够从他的眼皮底下溜掉。他相当精

明：每个农妇家里的母猪下了多少猪崽，箱子里藏有多少

块亚麻布，男人礼拜天从她的衣物中拿了什么东西到小酒

店里去换酒吃，陪审官都一清二楚。可是，索罗钦的陪审

官没有打这儿路过，而且他也犯不着去管别人的闲事，他

有自己管辖的地区。而那妖精趁这个时刻升上了高空，变

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，在空中忽隐忽现。不管她出现在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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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地方，那里的星星便一个接一个地不见了。不多久，妖

精便采集到了满满一袖筒。只剩下三、四颗星星稀稀落落

地闪着亮光。忽然间，从对面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黑点，

越来越大，伸展开来，已经不再是小黑点了。一个眼睛近

视的人，纵然把警察署长的轻便马车的大轮子当成眼镜架

在鼻梁上，那也分辨不清那是什么宝贝。从前面看呢，那

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佬，一张狭长的瘦脸，不停地转来

转去，无论遇到什么东西都要嗅一嗅，鼻子底下一张圆圆

的猪拱嘴，还有一双瘦长的细腿，若是雅列斯科伏的村长

也长着这么一双细腿的话，他一跳哥萨克舞准会把腿摔

折。然而，从后面看上去呢，他倒像是一个省里穿制服的

真正的诉讼代理人，因为他身后拖着一根又尖又长的尾

巴，就像如今制服上的后襟一个样；只有那张丑脸下方的

山羊胡子，头上撅着两只不大的犄角以及像打扫烟囱的人

一样通体黑糊糊的，才会使人猜想到：他既不是德国佬，

也不是省里的诉讼代理人，只不过是魔鬼而已——他只剩

下最后一夜在这人世间到处游荡，调唆善良的人们去作恶

造孽了。等明天第一趟晨祷的钟声响起，他就要夹着尾巴，

头也不回地逃回自己的洞窟里去。

就在这时，魔鬼悄悄地挨到了月亮的旁边，就要伸出

魔爪去摘下来了，却忽然抽回了手，仿佛是被火灼伤了似

的，急忙噙着手指，摇晃着一只腿，又从另一边跑近前去，

接着又猛地跳开了，缩回了手。然而，狡猾的魔鬼尽管连

遭挫折，还是不肯罢休，继续搞他的恶作剧。他跑近前去，

忽然用两只手把月亮摘了下来，皱眉撇嘴，连连吹气，两

手倒替着，就像庄稼汉光着手取炭火点燃烟斗一样；最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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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急忙把月亮藏进衣兜里，然后若无其事地扬长而去。

在狄康卡，谁也不曾发现魔鬼把月亮偷走了。诚然，

乡文书四肢着地爬出小酒店时，曾经看到月亮平白无故地

在天上频频跳动，他还一再指天发誓要全村的人都相信真

有其事；可是村民们都连连摇头，甚至拿来逗笑打趣。然

而，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个魔鬼胆大包天，干起这种无

法无天的勾当来的呢？那个中原因是：魔鬼知道，有钱的

哥萨克楚布应教堂执事之请要去吃蜜饭，应邀一起吃蜜饭

的还有村长以及执事的亲戚——一个从高级僧侣唱诗班

来的、身穿蓝礼服的男低音歌手，哥萨克斯维尔贝古兹和

另外几个人；除了吃蜜饭之外，还有香料熬制的白酒、香

红花浸酒和许多各式食品款待。同时，楚布的女儿，那位

全村有数的美人儿将待在家里，而村里的铁匠，一个力气

过人和身材高大的好小伙子，肯定会去找她幽会，而在魔

鬼看来，这个铁匠要比康德拉特神父的布道还要可恼可

恨。铁匠在农闲时节，喜欢泼墨弄彩，在四周乡里堪称是

一位彩画好手。当年还健在的一位名叫利⋯⋯什么柯的百

人长还特地请他到波尔塔瓦省给他家宅邸的木板墙去漆

颜色呢。狄康卡的哥萨克用来喝红甜菜汤的汤盆全都出自

他的画笔。这铁匠又是敬神如命的人，常常绘制圣徒像：

直到如今还可以在 T 教堂里看到他画的福音书编述者之
一的路加使徒的画像。他的出名之作是画在教堂右侧门廊

墙上的一幅彩画，那是圣徒彼得在最后审判之日手拿钥

匙，把恶魔赶出地狱的情景；惶惶不可终日的魔鬼预感到

末日的来临，四处乱窜，而先前被幽禁的罪人便群起而攻

之，抄起鞭子、劈柴和一切可用的东西追打他。当画师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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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构思图案和把草图画在一块大木板上时，魔鬼便想方设

法来捣乱：偷偷地捅他的肘臂，从铁匠铺的炉里取来炭火，

把它撒在画像上；不过，这一切终归是徒然，画像终于完

成了，搬进了教堂，嵌在门廊的墙上，从那以后，魔鬼便

赌咒发誓，要找铁匠报仇泄愤。

魔鬼只有一个晚上在人世上游荡了；可是，就在这最

后的一夜，他还是要伺机报复一下铁匠，以发泄满肚子的

积怨。为了这个缘故，他竟然胆大包天偷走了月亮，一心

指望年老的楚布手脚不灵便，懒于走动，再说到教堂执事

家去也不近便：一条小路经过村外，还要穿过磨坊和一片

乱坟地，绕过一个峡谷。不过，在月明如昼的夜晚，香料

熬制的白酒和番红花浸酒可是会叫老楚布馋涎欲滴的；但

是，如果是这样黑洞洞的夜里，那就未必有谁能把他从暖

炕上拽下来，拉着他走出家门。那么，铁匠向来与老楚布

有隙，虽说力气过人，也不敢当楚布在家时去找他的女儿。

就这样，魔鬼把月亮藏进了衣兜里之后，整个世界转

眼之间便成了一片漆黑，慢说去教堂执事家的路，就是到

小酒店的路也没有人找得着了。妖精看见四周一片黑洞洞

的，不由地尖叫起来。于是，魔鬼装出一副媚态十足的样

子，上前搀扶她，在她耳边低声絮语，犹似人世间司空见

惯的对女性的那种软语温存。我们这个人世上，一切都安

排得十分奇妙！生活在其中的一切生灵都一个劲地彼此攀

比和模仿。拿先前来说吧，密尔格拉德县里有一位法官和

一位市长冬天里喜欢穿呢绒面子的皮袄，而所有的下属官

员却只穿光板羊皮袄。可如今呢，陪审官也好，划地界的

公证人也好，都给自己添置了呢绒挂面用列舍季洛夫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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羊羔皮制的皮大衣。办事员和乡文书前年买下了六个银币

一俄尺的蓝棉布。圣堂工友也给自己置办了夏天穿的土布

灯笼裤和条纹粗毛线织的坎肩。总之，全都想要装扮出人

模人样来！这些人怎么会不忙忙碌碌呢！我敢打赌，许多

人看到魔鬼也来凑这份热闹，一定会觉得十分蹊跷。最可

恼的是，他居然自以为是一个美男子，其实他那副样子瞧

一眼都叫人恶心。正如福马·格里戈利耶维奇说的，那副

嘴脸真是个丑八怪，就是这样一个丑鬼居然还搞风流韵事

呢！可是，这天地之间是一团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所以，

他和妖精之间发生了什么隐情便无从知晓了。

“那么，老哥，你还没有到教堂执事的新房里去过

么？”哥萨克楚布走出家门时对一个瘦高个子，身穿短皮

袄，满脸络腮胡子的庄稼汉说道。那满脸的胡子足以说明

已有两个多星期没有用镰刀的破片刮过了，庄稼人因为没

有刮脸刀子，总是用这种破刀片刮胡子。“今儿晚上可以

在那里大喝一顿哩！”

楚布咧开大嘴，继续说道。

说着，楚布整了整勒紧皮袄的腰带，把帽子低低扣在

脑门上，手里攥着一根鞭子——那是用来吓唬和对付纠缠

不休的恶狗的防身之物；然而，他抬头望望天上，立刻停

下脚步⋯⋯

“真是见鬼了！你瞧！你瞧，帕纳斯！⋯⋯”

“怎么啦？”教父也仰起头来问道。

“什么怎么啦？月亮不见了！”

“真糟糕！月亮果然不见了。”

“可不是嘛，”楚布对于教父对什么事儿都满不在乎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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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点愠怒之色了。“你反正是无所谓。”

“我又有什么法子呢！”

“准是什么恶魔在作祟，”楚布用袖口擦擦唇髭，接

着说道，“让这畜生清早起来喝不上一杯伏特加才

好！⋯⋯可不是，就像故意开个大玩笑似的⋯⋯我坐在屋

子里，抬头看看窗外：夜色真是美极了！四下里明晃晃的，

雪地在月光下亮得刺眼。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就像大白

天一样。可我还没迈出门坎——瞧，这就昏天黑地了！”

楚布唠唠叨叨，骂骂咧咧了好一阵子，同时心里嘀咕

着怎么办才好。他非常想到教堂执事家去瞎侃神聊一通，

毫无疑问，村长啦，那位远道而来的唱诗班男低音歌手啦，

每两个礼拜就要去波尔塔瓦做一趟买卖、插科打诨叫人捧

腹的油贩子米基塔啦，一准都坐在那里了。楚布可以想象

得到，桌上已经摆好了香料熬制的白酒。真的，这一切是

多么诱人；可是，这天昏地黑的夜晚又勾起了每个哥萨克

都情有独钟的懒惰本性。这时躺在暖炕上，蜷缩着腿，安

安静静地抽袋烟，透过朦胧的睡意听着寻欢作乐的姑娘们

和小伙子三五成群地聚集在窗前唱圣诞节祝祷歌和小曲，

该是多么的舒心惬意啊！如果眼下只有他一个人的话，他

肯定会待在家里，自得其乐，可是如今他们是两人相伴，

摸黑走路，既不孤单也不可怕，何况他也不愿意在别人面

前表现出懒惰成性或者胆小如鼠的样子。他骂骂咧咧一通

之后，又跟教父说起话来。

“是吧，老哥，月亮不见了吧？”

“是不见了。”

“真怪呀！给我点鼻烟闻闻。老哥，你这烟丝挺不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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嘛。

你打哪儿弄来的？”

“见鬼，有什么好的！”教父答道，一面盖上那刻有

花纹的桦树皮烟盒。“老母鸡闻了都不打喷嚏！”

“我还记得，”楚布仍然顺着话题说下去，“已经过

世的小酒店老板祖祖里亚，有一回从涅日任给我捎来点烟

丝。咳，那烟丝可棒了！那才是好烟丝呢！怎么样，老哥，

咱们怎么着？

外面可是黑洞洞的呢。”

“要不，咱们就待在家里吧，”教父抓着门把手说。

要是教父不说这句话呢，那么楚布肯定就待在家里不

走了，可眼下他却鬼使神差地偏要拧着来。

“不，老哥，咱们还是要去！不行，一定得去！”

他话一出口，又懊悔不迭：不该说这种硬气话。他实

在也不乐意这样摸黑走路；不过，他觉得宽慰的是，他自

个儿拿定的主意，可不是别人劝他这么做的。

教父脸上倒没有一点懊丧的表情，似乎无论是待在家

里还是摸黑出门，他一点也不在乎，环顾一眼四周，用手

杖挠了挠肩膀，两个干亲家便上路了。

现在我们来看看他那美艳惊人的女儿一个人待在家

里在干什么。奥克桑娜芳龄还不满十七，从狄康卡的这一

头走到那一头，在这一方土地上，人们就一个劲儿地谈论

她。小伙子们异口同声地称道说，村子里过去没有过、将

来也不会有比她更俏丽的姑娘。奥克桑娜听见和知道人们

的这些议论，于是自恃貌美而爱耍性子。如果她平日不穿

厚方格的花布裙子和毛纺围裙，而是穿上宽大的连衫裙的



◆ 果 戈 里 短 篇 小 说 选  ◆ 

─ 8 ─ 

 

话，准会把自己的女仆全都吓跑。小伙子成群结队地追逐

她，可是渐渐失去了耐性，慢慢疏远她，转而追求其他不

那么娇生惯养的姑娘。只有铁匠不改初衷，始终如一地献

殷勤，虽然奥克桑娜待他跟对待别的小伙子一个样，并不

特别青眼相看。

等到父亲出了家门，奥克桑娜便久久地梳妆打扮自

己，对着嵌镶在锡框里的小镜子做着种种娇媚之态，自我

欣赏。“人家干吗夸我长得漂亮呀？”她似乎漫不经心地

跟自个儿嘟哝说。“他们尽是骗人，我一点也不漂亮嘛。”

可是，镜子里映出的无比娇艳、洋溢着青春少女的稚气的

脸庞，目光炯炯的黑眼睛和令人销魂的妩媚的盈盈笑影，

一切都表明恰恰相反。

“难道我的黑眉毛和黑眸子真的那么美丽动人，举世

无双么？”美人儿擎着镜子继续说道，“这翘鼻子有什么

好看的？还有这脸蛋？这嘴唇？似乎我的黑辫子也很好

看？哟，到了晚上才吓人哪：活像一条条长蛇缠绕在头上！

我现在明白了：我一点也不漂亮！”于是，她把镜子推到

一边，忽然大声嚷嚷说：“不！我是漂亮！啊，漂亮得很！

漂亮极了！谁要是娶了我，我会带给他福气。我的夫君会

百般宠我！会爱得神魂颠倒。他会成天把我吻个不停。”

“好迷人的姑娘！”铁匠悄悄走进屋里，低声说道。

“她自吹自擂可不含糊！站在那儿照着镜子大约一个钟头

了，老看不够，还大声地夸自己呢！”

“可不是，小伙子们，你们谁配得上我？你们瞪大眼

睛瞧瞧我，”俏美人又自言自语地说道，“我举手投足多

么优雅；我的衬衫是用红丝线缝的。头上的发带多么艳丽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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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们一辈子也别想见到比这更华丽的花边！这些都是我的

老爹给我买来的，好让我嫁一个世界上最棒的小伙子！”

她嫣然一笑，转过身来，一眼看见了铁匠⋯⋯”

她禁不住尖叫起来，一脸阴沉地面对着他站着。

铁匠颓然地垂手而立。

此刻，俏丽的姑娘那略微晒黑的脸上到底蕴含着什么

样的表情，可真是难以描述：眉宇之间透出一种冷漠的表

情，从中又暗含着对神情尴尬的铁匠的一丝嘲弄，而脸颊

上又微微泛出一抹娇嗔的红晕；所有这一切揉合在一起，

显出难以言喻的娇美，如若能上前亲吻她一百万次，那才

是人间幸福的极致。

“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奥克桑娜劈头就这么问道。

“未必你要我用铁锹赶你出去不成？你们都是专会讨好

姑娘的老手。鼻子倒挺灵的，一下子就闻到老爹不在家了。

哼，我可知道你们这些人！怎么样，我的箱子做好了吗？”

“快做好了，我的宝贝，过了节就好了。你要知道，

我为这箱子可忙乎够了：两夜没有离开过铁匠铺，就是神

父的千金小姐也不会有这样的箱子。我给箱子包了铁皮，

那一回我到波尔塔瓦去干活，也没有给百人长的马车包这

样的铁皮。还画上了彩绘呢！你就是迈开白嫩嫩的腿走遍

方圆百里，也难找到这样的箱子！整个底儿上画满了红的

和蓝的花朵。像一团火似地闪闪发光哩。别生我的气啦！

让我跟你说说话儿，瞧瞧你吧！”

“有谁禁止你了？你说呗，瞧呗！”

于是，她坐到板凳上，又照着镜子，开始整理头上的

发辫。她瞧瞧脖颈，又瞅瞅用丝线缝的新衬衫，一缕洋洋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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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得之情在她的樱唇和娇艳的脸颊上隐然掠过，又在她的

那双明眸里映现出来。

“让我坐在旁边吧！”铁匠说。

“你坐呗，”奥克桑娜说道，两片樱唇和洋洋自得的

眸子里依然挂着同样的表情。

“迷人的、心爱的奥克桑娜，让我亲亲你吧！”铁匠

鼓起勇气说，把她搂在怀里，想要吻她。可是，就在他的

嘴唇快要触及她的樱唇的一刹那间，奥克桑娜扭过脸去，

一下子把他推开了。

“你还不知足！给你蜂蜜吃，你连勺子也要了去！走

开，你那双手比铁块还粗糙。而且你身上一股子烟火味儿。

我想，你那炭烟子把我身子都弄脏了。”

她立刻拿起镜子，又照着它梳妆打扮一番。

“她并不爱我，”铁匠垂头丧气地暗暗忖道。“她把

什么事儿都当作儿戏，而我在她面前却像个傻瓜，目不转

睛地瞅着她！好迷人的姑娘！只要能探知她的心事，她到

底爱的是谁，我什么都在所不惜！她孤芳自赏；老是折磨

我这个可怜的人；我满怀愁苦，看不到一线光明；可我对

她又一片痴情，世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爱她，以后也不

会有。”

“你的母亲当真是妖精么？”奥克桑娜说，笑了起

来；而铁匠也觉得打内心里笑了起来。这笑声仿佛是从内

心深处和微微跳动的血管里激起的一声回应，同时，一种

懊丧的情绪又潜入他的心里，因为他不能去亲吻那张笑得

那样妩媚动人的脸儿。

“我管她是什么！你对我来说胜过母亲和父亲，胜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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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上一切最珍贵的东西。就是沙皇召见我，对我说：‘铁

匠瓦库拉，我的王国里所有最好的东西，只要你开口，我

都会给你。我要下旨给你修一座金匠铺，让你用银锤子去

锻造金器。’我会对沙皇说：‘我什么都不要；不要珍贵

的宝石，不要金匠铺，也不要你的整个王国，只求你把奥

克桑娜赐给我！’”

“瞧你说得多好听！只是我的老爹可精哩。你等着瞧

吧，他会要娶你妈的，”奥克桑娜狡黠地一笑，说道。“真

是的，姑娘们怎么还不来呢⋯⋯这是怎么啦？早该唱圣诞

节祝祷歌了。

我觉得怪闷的。”

“别管她们吧，我的美人儿！”

“这怎么成呀！小伙子们准会跟她们一起来的。大伙

儿就可以逗笑打闹啦。我琢磨又会诌出许多滑稽可笑的故

事来！”

“你跟他们在一起就那么开心么？”

“总比跟你在一块儿要开心些。噢！有人敲门哪；一

准是姑娘们跟小伙子们来啦。”

“我干吗还待在这里呀？”铁匠自言自语说。“她在

嘲弄我。她只不过把我当作一块生锈的马蹄铁。既然是这

样，至少也不该轮到另外一个人来笑话我。只要我弄清她

更喜欢的人是谁就好了；我要叫他不敢⋯⋯”

一阵咚咚的敲门声，又从天寒地冻的户外传来“开门

哪！”

的喊叫声，打断了他的郁郁沉思。

“等等，我去开门，”铁匠说着走到外屋去了，心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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忿忿然，心想闯进来的人不管是谁，都要折断他几根肋骨。

寒凝大地，愈加冷峭，高空更是冷飕飕的，冻得魔鬼

两只蹄子替换着跳跳蹦蹦，对着拳头直呵着热气，想让两

只冻僵的手多少暖一暖。这个从早到晚老是待在地狱里的

魔鬼会冻得直跳，是毫不奇怪的，因为大家知道，地狱里

的冬天并不像人世上这么冷得彻骨，更何况他总是头戴尖

顶圆帽，站在灶火跟前，就像真的厨师一样，将一个个有

罪之人油煎火烤，那副心满意足的样子，简直就像村妇通

常为圣诞节煎烤腊肠一模一样。

妖精也感到寒气逼人，虽然她是穿得挺暖和的；所以，

她两手往上一举，向侧旁伸着一只腿，犹如一个快速溜冰

的人一样，浑身关节一动不动，就像是顺着冰川从天而降，

径直落进烟囱里。

魔鬼也照着样子紧随其后。可是，因为这个家伙比任

何一个穿长袜的花花公子都更为乖巧，所以一点也不奇

怪，就在落进烟囱的一刹那间，他猛然骑在情妇的脖子上，

双双跌落在宽敞的炉灶上面的一堆瓦罐中间。

游逛归来的妖精悄悄打开了炉门，偷眼瞧瞧儿子瓦库

拉请了客人来家没有，而她看见除了屋子中间搁着几个麻

袋之外，屋里空无一人，便从炉灶里爬了出来，脱掉厚实

的羊皮袄，整理了一下衣衫，于是谁也认不出她就是一分

钟之前跨着扫帚四处转游的妖精了。

铁匠瓦库拉的母亲还不到四十岁。她长得不算美，但

也不丑。人到中年，要保持风姿绰约也难。然而，她却很

有手腕，能把最为老成持重的哥萨克勾引到手（顺便说说，

这些人已经不大计较女人的姿色了），于是，村长啦，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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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执事奥西普·尼基福罗维奇啦（当然，那是趁他的老婆

不在家的时候），哥萨克柯尔尼·楚布啦，哥萨克卡西

扬·斯维尔贝古兹啦，一个个都经常上门来找她。难能可

贵的是，她善于圆滑地跟他们分别周旋。他们当中任何一

个人压根儿就没想到自己还会有情场上的对手。无论是虔

诚信教的庄稼汉，还是身穿带风帽的贵人（有的哥萨克这

样自报家门）礼拜天上教堂去，或者遇到天气不好时上小

酒店去，总要趁便去看看索洛哈，吃些浇上酸奶油的油渍

渍的甜馅饺子和坐在暖暖和和的屋子里跟爱说好笑、殷勤

好客的女主人闲聊一通。即便是贵人，上小酒店之前，也

特意要拐个大弯子，上她家去，还堂而皇之地说成是——

顺道走走。而索洛哈呢，每逢节日上教堂去，总要穿上一

条色彩鲜艳的厚方格花裙，系上蓝绸围裙，外面再罩上一

条后面缝有金色花边的蓝裙子，往右侧唱诗席一站，这时，

教堂执事便会连连咳嗽，不由自主地眯起眼睛直往这边

睃；村长则摸摸胡髭，把一小绺囟门上留下的头发缠到耳

朵后头去，对站在身边的人说：“嘿，好一个娘们！真是

个鬼婆娘！”

索洛哈见人就行礼，而每个人都以为是对他一个人施

礼问好呢。不过，好事者立刻便留意到，索洛哈对哥萨克

楚布青眼有加。楚布过着鳏居生活。他的房前总是堆放八

垛谷物。四头强壮的犍牛每当看见牛大嫂或者胖牯牛大叔

走过时，总要从篱笆编成的棚屋里伸出头来，哞哞直叫一

阵子。一只长须飘垂的山羊爬到屋顶上，活像市长一样尖

着嗓门咩咩叫着，逗弄着在院子里高视阔步的吐绶鸡，当

远远地看见那些老是揪扯它的胡子的冤家对头——顽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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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子时，便转过身子撅起了屁股。楚布家大小箱子里装满

了许多布匹、短上衣和镶有金边的旧式长袖外套：他那故

世的妻子是一个讲究穿戴的人。他家的菜园子里除了罂

粟、白菜、向日葵之外，每年还要播种两块地的烟草。索

洛哈觉得把这些家产都一并归到她的产业中来并不嫌多

余，她早就掂量好了，这份家产一旦转到她的手里，定会

要大大发达起来，所以她对老楚布也就格外垂青了。她心

想，千万不能让儿子瓦库拉讨得楚布的女儿的欢心，要不

然那份家产就会落到儿子的手里，到那时她就插不上手

了，所以她就耍弄起一个年近四十的长舌妇惯用的花招：

一有机会便挑起楚布和铁匠的不和。也许，因为她惯于耍

弄狡猾的伎俩和机巧的心计，所以才招致老太婆们议论纷

纷，特别是当她们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多喝了几杯之后，

都说索洛哈确实是个妖精；小伙子基贾科鲁平柯就看见过

她身后拖着一根尾巴，大小跟农妇手里的纺锤差不多；又

说在上上礼拜四她变成了一只黑猫一溜烟地跑过大路；还

说有一回，一头猪跑到神父的妻子那儿，居然像公鸡似地

打鸣，把康德拉特神父的帽子扣到头上，扬长而去。

正当老太婆们议论纷纷之际，走来一个牧牛人，名叫

蒂米什·科罗斯佳维。他立刻凑上来说，夏天的时候，就

在圣彼得节前，他在牛棚里垫好麦秸作枕头，刚躺下睡觉，

便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妖精，只穿一件衬衫，在挤牛奶，

而他却动弹不得，就像是中了邪一样；那妖精挤了一会儿

牛奶，走到他的跟前，在他的嘴唇上抹了些臭哄哄的东西，

害得他一整天不停地啐口水。不过，这番话听来也未必真

实可信，因为只有素罗钦的陪审官才能识破妖精的真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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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。所以，那些声名显赫的哥萨克听了这些传闻全都不以

为然。他们都是一样的说法：“那是鬼婆娘们的胡吣！”

索洛哈从炉灶里爬了出来，理好衣妆，又像一个贤惠

的主妇那样开始拾掇屋子，把东西一一归回原位；但是没

有去挪动那几只麻袋：“这是瓦库拉弄回来的，让他自个

儿搬出去吧！”正当魔鬼就要飞进烟囱的时候，无意之间

一扭头，看见楚布跟教父手拉着手，走出屋门很远了。转

眼之间，魔鬼又从炉灶里飞了出去，飞跑到前面挡住了他

们两人的去路，从四面八方把一堆堆冻雪砸得粉碎。一阵

暴风雪平地而起。天空中白茫茫一片。雪花像密网一样来

回狂舞，朝行人的眼睛、耳朵、嘴里直扑过来。而魔鬼呢，

又返身飞回烟囱里，笃定地相信楚布准会跟教父一块儿转

身回家去，那就会撞见铁匠在那里，狠揍他一顿，叫他再

也拿不住画笔去涂抹那些令人气恼的破画啦。

果然，暴风雪一刮起来，寒风直刺得眼睛发痛，楚布

便后悔不迭了，他把带护耳的帽子紧扣到额上，一路上咒

骂自己、魔鬼和教父。其实，这种恼怒的样子是故意给人

看的。楚布看到突然刮起了暴风雪，倒是暗自十分高兴。

离教堂执事家还远着呢，他们只走了八分之一的路程。两

个出门夜游的人转身折了回去。狂风直吹着后脑勺；然而，

透过漫天飞舞的雪花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“等一等，老哥！咱们多半是走错了，”楚布稍稍走

到旁边说道，“我没看见一栋房子呢。唉呀，好厉害的暴

风雪！老哥，你往那边走走，看看有没有路；我就在这边

找找看。真是鬼使神差，这样的风雪天还到外边来转游！

你找着路了可别忘了喊一喊。唉，撒旦扔过来一大团雪迷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